
龙胆花是对一种花家族的统称，其实
每朵花都是一个家族中的成员，都有自己
特定的名字。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龙胆
是对龙胆科植物的总称。不同种类的龙胆
科植物布满青海高原。

龙胆花是遍布地球的野生花卉。分布
于全球的龙胆科植物有900多种，中国有
427种，大多分布在青藏高原。在青海主
要分布于海拔3000多米的较阴湿的林缘
地带、灌丛和草原，种类不一，形态各
异，习性不同，所占据的地理环境也不一
样，个体高度也由两厘米到四五十厘米不
等，大部分是矮小贴地丛生。在海拔
5000多米的冰缘地带都有分布，为适应
其恶劣环境，植株高不足1厘米，花冠只
有几毫米，叶子形态变异为芒刺状，植物
学家充满同情心地称其为芒刺龙胆。在气
候和土壤等条件相对较好的条件下，龙胆
花也会以宽大的叶子和修长艳丽的花朵开
放在草原上。尽管龙胆花类型繁多，从一
年生草本到多年生草本不一，形态各异，
但也有着共同的特性：花生于枝上顶端，
成古钟形或漏斗形，大多为蓝色、青绿色
或淡青色，绝大多数在夏末秋初开放，花
期较长，一直盛开到深秋甚至初冬，草原
上所有的草都枯黄了，唯有那蓝色的龙胆
花依然在深情地开放，即使初冬夜晚的严
寒把花冠冻成冰，太阳一照，冰凌融化，
那蓝色的花朵又复苏开放，一丛丛、一簇
簇、一片片，犹如燃烧着的一团团蓝色的
火焰，让人感受到逆境中的温暖。

当你在盛夏，特别是秋末走进草原，
在枯黄的草丛中看到一朵朵或大或小、或
高或低的千姿百态的蓝色花朵，十有八九
是龙胆花。龙胆花种类多，花型各异，成
为著名的高原野生花卉。

几乎所有的龙胆花都是重要的中草药
和藏药。说龙胆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一
说土名，人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说的是
它呀！聪慧的高原人很早以前就认识了许
多龙胆花的形态、习性和疗效，并根据自
己观察的结果，起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
在青南草原上生长着龙胆种群中植体和花
最大最艳丽的麻花艽和达乌里秦艽。麻花
艽和达乌里秦艽的形状很相似，都为多年
生草本，高可达30多厘米，披针形的叶
子长达20厘米，宽1.5厘米，漏斗形的花
冠大小差不多等大，所不同的是麻花艽的
许多须根扭结成一个粗大、圆锥形的根，
花冠黄绿色，而达乌里秦艽须根粘结成左
拧的圆柱形，花冠是深蓝紫色。远远地就

能认出是龙胆花，但要分出种，还得费一
番功夫。麻花艽和达乌里秦艽多在夏季和
秋季开花，在草原上形成片片蓝色花海。
人们都叫其为“左拧根”。一说“左拧
根”，人们都知道是一种珍贵的草药，中
药称秦艽，主要成分为龙胆苦苷，具有祛
风湿、止痹痛、清虚热和利湿退黄等功
效。而花具有清热、解毒、止咳、祛痰的
功效。

龙胆科獐牙菜属的多种獐牙菜中药称
“藏茵陈”，是藏族历史悠久的贵重八珍藏
药之一。以前中药中使用的藏茵陈主要是
印度獐牙菜全草。藏医古典医著《晶珠本
草》以及现代藏药学著作《藏药晶镜本
草》将藏茵陈分为印度獐牙菜、藏獐牙
菜、普兰獐牙菜三种。现代各地普遍采用
青藏高原分布广泛的川西獐牙菜作为藏茵
陈入药。药学工作者经过实验鉴定，川西
獐牙菜与印度獐牙菜成分药效完全一致，
外观亦相同，从此结束了藏茵陈长期靠进
口的历史。

以獐牙菜为主的藏茵陈生于海拔
2000至5000米的林缘、灌丛、草甸、山
沟等地。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茎纤细，
高可达60厘米。枝叶含有齐墩果酸、芒
果甙、苦龙胆甙、药黄素等有效成分，是
治疗慢性肝炎和黄疸型肝炎的特效药物。
藏茵陈还富含维生素C和B，并含有人体
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具有
很好的保健功能。每天取干藏茵陈少许和
几枚大枣泡茶，经常饮用，可增加人体免
疫力，轻身益气，保肝利胆，抗衰防癌。
藏茵陈在青藏高原家喻户晓，民间验方用
藏茵陈、藏红花、熊胆治疗急性黄疸型肝
炎，疗程短、治愈率高。近年来现代药学
工作者以藏茵陈类植物川西獐牙菜加工的
藏茵陈片，是治疗肝胆疾病的重要药物。

在青海民间还有一种叫茵陈的中草
药，容易与藏茵陈引起混淆，认为茵陈是
青海境内的獐牙菜，藏茵陈是西藏境内的
獐牙菜。其实中草药中的茵陈与藏茵陈为
完全不同的两种植物。茵陈属菊科茵陈蒿
或滨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菊科是地球

上植物界最大的科，约一千个属三万多
种，中国有二百多属两千多种，青海有
73属287种，其中的蒿类达52种，许多
蒿都是中草药，含有茵陈的成分和疗效，
各地将具有差不多同样药效的蒿草统称为
茵陈。中国药典77版一部规定其原茵陈
植物为菊科的茵陈蒿和滨蒿的嫩叶。共同
特征是有特异的香气，味微苦，无毒，具
有清热利湿、解毒疗疮和退黄的功效。治
疗黄疸、小便不利、湿疮瘙痒、传染性黄
疸型肝炎等疾病。在民间有“三月茵陈四
月蒿”的说法，还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
故事。华佗行医江湖，一日采药归来，遇
到一位挖野菜的中年农夫，面孔水肿，肌
肤发黄，拄拐而行，步履蹒跚。华佗知道
他患有严重的黄疸症，就说:“你患这严
重的病，为何不请医生看病用药?”农夫
说:“你瞧俺这一筐子野菜草头，连吃的
都没有，哪有钱看病?”华佗可怜农夫，
为他免费诊脉，得知病情严重，数月内必
死，故劝慰几句后各奔东西。半年后，华
佗又巧遇这位农夫，诧异不已，连忙上前
问候。询问他服了什么药，使死症得治。
农夫说:“穷人只能生死由天，还有什么
药吃呢?青天有眼，吃了几个月的青蒿、
野菜，如今感到腿脚有点力气了，我连拐
杖也扔了。”华佗看那农夫的舌色，黄疸
已经退去，舌苔稍泛红润，知道农夫所食
野菜中必有治黄疸的草药。华佗和他的弟
子，经过三年的时间，尝遍春夏两季的野
菜草头，不仅发现了茵陈可治黄疸病，而
且季节性特别强，只有3月的茵陈的嫩叶
有明显的疗效，其他月份的茵陈药性极
差，正是“四月茵陈当柴烧”。华佗对弟
子说:“学无止境，民间不知有多少绝技
妙法，我们不知道的还很多呢！”

龙胆科的植物大部分都是中药材，因
长期采挖，资源量不断下降。为保护和合
理开发利用，省有关部门已将青藏龙胆、
达乌里秦艽、高山龙胆、椭圆叶花锚、川
西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等富含藏茵陈成分
的龙胆科植物列入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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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滴发酵
每一缕记忆都从不同的角落迸发
温柔的恰卜恰华灯初上
抚摸每一个角落
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有我的影子
长大的碎片在记忆里重新排列组合
那条街
我每天要经过一次
如今，在我的记忆里
来往，无数次

巷子在不断缩短
我再次穿过儿时的公园
分针挪动五步，记忆走了半生
我用笨拙的方式挽留不经用的时间
闪烁的瞬间，出现又离开

远 山

妊娠纹在远山上铺开
每个人都是大山的骨肉

暴露在阳光下的肌肤吮吸大地的能量

每个人都是孩子，嗷嗷待哺
稚嫩的呼唤被揉碎
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隆重的仪式
遥望远山，失去的正在归来

两菜一汤

一粒盐巴就能颠覆色香味的原始序列
我在洗菜池旁清洗着一珠绿色
蔬菜的光泽笼罩着生活
细数繁复而又独特的日子
平淡的三餐铸就了柴米油盐的岁月

站在灶台旁的我，一直寻找
或者仰望一直在时光里忙碌的母爱

从祁连山流动的岩石、林木和黑云白云之
间，秋天的攻势迅猛地改变着大地的面貌。

在北方的山野，风的笔触创造秋色，远比它
以花朵点缀春天或者以枝叶染绿夏天来得更快。
所以，植物和动物，都要以非常的状态适应这种
速度。因为转眼之间，山顶上的那点点积雪和新
雪，就会像白云一样铺展下来，把大伙裹住，带
入另一个季节。

秋天，让不同的事物从中寻找各自的位置，
收获各自的所需。

在向阳倾斜的山坡上，草木较少，光线织造
的阴影，把一条条深浅不等的沟梁速写出来，秋
天就从那些裂缝中羞怯地慢慢渗透出来，或者泼
辣地迸射出来。

人们往往只是放眼望去，于是马上感叹或者
赞美漫山黄叶与红叶。其实创造秋色的还有那些
红彤彤、黄澄澄的饱满果实，它们甚至在落叶殆
尽之后，仍然坚持在渐渐变得僵硬的枝头。一个
山村的女孩说，这些果实是可以吃的，现在吃起
来水分充足，酸中带甜，满口生津；等到几经霜
打日晒之后，就变得稍显干瘪，却像糖豆一样格
外香甜，比葡萄干还要美味。那时候采摘下来，
装在口袋里，就成为山村孩子一年中难得的天赐
美食。

十月，大约在中旬向下旬过渡的某个夜晚，
寒冷的风从北方而来，长驱直入，带着雨水或者
厚厚的凝霜。气温便会像一个坐在陡峭滑梯上的
孩子，满怀期冀而又心惊胆战地迅速降落到最低
点。整整一个夜晚，高大乔木以及茂密灌木上的
叶子，就像一群胆小的麻雀那样相互依偎着挤在
一起，喁喁地自言自语或者相互提醒，等待早晨
来临。

直到早晨来临太阳升起，阳光越来越明媚、
越来越强烈，林中雨珠或者凝霜被渐渐吸收，树
叶的羽翼间，也终因充满了温暖的气息而变得拥
挤膨胀。当一阵劲风吹来，枝冠摇动，丛林摇
动，以致整个山野峰峦都开始摇动。躁动的树叶
再也无法矜持，如同受到惊吓的鸟群，纷纷从树
冠中展开翅膀，骤然起飞……

一棵树接着一棵树，一片林子接着一片林
子，一座山岭接着一座山岭，落叶的翅膀层层叠
叠，此起彼伏。这些黄色与红色的精灵，用令人
心醉的歌声、用令人心碎的舞姿，终于酣畅淋漓
地上演了一年一度蔚为壮观的自然狂欢。

那些落在地上的黄叶与红叶，看似完成了任
务，其实它们并没有就此放弃责任，因为即使被
风吹来吹去，它们也没有离开山林。它们把秋色
托在手中、扛在肩上、抱在怀里。这样，不仅天
空是秋意的、枝头是秋意的，土地也是充满秋
意的。

秋天是故意炫耀的季节，她以成熟的端庄和
天真的妖冶引人瞩目。于是，当落叶改变了大地
的颜色，秋天臻于完美。

造物主给我们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长大或
者衰老；让我们忘记或者消失。我们如何以一种
小于世界的体形和心态，生存在世界之中，而不
是放纵细胞和欲望，膨胀到世界之外或者之上？
如此，我们才能被时间的极限所接纳。

如果大神无所不在，那么包括你我和山水草
木在内的所有存在之物，都不过是神的某种器
官、食物、细胞、代谢物或者思维碎片。难道我
们能够比一枚落叶更加美丽？更加独立或者自
由？难道我们的一生，会比夕阳下一片秋色更能
给世界带来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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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占坤

龙胆花
董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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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顺茜

月亮睡了，村庄袅袅炊烟
太阳醒了，田间开始忙碌
背水姑娘
水声笑声和铃儿声
小小牧童
轻轻扬鞭朝向羊群

阳光下，花儿向你微笑
睡梦中，眉宇尽是欢畅
那些年啊

妈妈黑发如丝
那些年啊
从豆蔻到花季

那一年，年少懵懂想要飞翔
叶落时，背起行囊离开家乡
不曾想
漂泊会种下思念的种子
我知道
那是一条越远就越长的牵挂

黄昏时
目之所及尽是离别
灯光下
发间布满长长烦恼
这些年啊
牵挂的线总是越捻越长
这些年啊
幸福的牵绊总是萦绕着我

时光啊
请慢点再慢点
让我牵你的手就像小时候那样
时光啊
请慢点再慢点
让我带你闻闻花香看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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